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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近几十年来，我国农业生产、消费和贸易都发生了显著变化，农业产业链延长，生产率显著提高，农产

品供应更加丰富。 但是，农业产业链仍面临农业研发能力不强、资源环境承载压力大、灾害风险高、农产品加工产

值低和农产品进口高度集中等诸多风险挑战，农业产业链韧性不足。 为保障新时期粮食安全和加强农业强国建

设，亟须提升农业产业链韧性。 未来，应借鉴国际上注重农业生产多样化、农业风险管理和农业科技创新等方面的

经验，以“大食物观”发展理念，进一步提高农业科技竞争力，加强农业风险管控，拓宽食物来源和丰富供给品类，延
伸农业产业链和增强价值链，优化国内生产和国外进口布局，倡导健康的膳食消费模式，从而全面提升农业产业链

韧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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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具有压舱石的作用。
但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来自国际的

外部冲击增多，风险加大，导致我国农业产业链不确

定性增加，韧性不足问题突出。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

出要“着力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和

“树立大食物观，发展设施农业，构建多元化食物供

给体系”。 ２０２３ 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要求“立足国

情农情，体现中国特色，建设供给保障强、科技装备

强、经营体系强、产业韧性强、竞争能力强的农业强

国”。 显然，提升农业产业链韧性对于保障粮食和

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以及建设农业强国意义

重大。 大食物观是新发展阶段保障粮食安全的关键

思路，也是提升农业产业链韧性的重要理念和方法。
本文首先阐明农业产业链韧性的内涵和重要性，分
析我国农业产业链韧性面临的挑战，总结国际上提

升农业产业链韧性的经验，并在此基础上，基于大食

物观提出提升我国农业产业链韧性的具体对策。

一、大食物观下提升我国农业
产业链韧性的重要性

　 　 １．农业产业链韧性的内涵

《现代汉语词典》第 ７ 版把“韧性”解释为“物体

受外力作用时，产生变形而不易折断的性质”和“顽
强持久的精神”。 韧性可以是形容词，对应英文 ｒｅ⁃
ｓｉｌｉｅｎｔ，指（人或动物）能够承受或迅速从困难条件

下恢复，（物质或物体）在弯曲、拉伸或被压缩后能

够反冲或弹回原状。 韧性也可以是名词，对应英文

ｒｅｓｉｌｉｅｎｃｅ，指（人或动物）经受住困难或从困难中迅

速恢复的能力、（物质或物体）弹回原状的能力。 有

学者把 ｒｅｓｉｌｉｅｎｃｅ 译为“抗逆力” ［１］ ，或“弹性” ［２］ 。
比较有代表性的是 Ｒｏｎ Ｍａｒｔｉｎ 在分析地区经济韧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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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的四维度划分［３］ ：一是抵抗力，即区域经济对衰

退冲击的敏感程度或反应深度；二是复苏力，即区域

经济从衰退冲击中恢复的速度和程度；三是重构力，
即区域经济在应对衰退冲击时的重新定位和适应程

度；四是更新力，即区域经济更新增长路径的程度

（恢复经济衰退前的路径或转变为新的增长趋势）。
在农业领域，有学者从小农的适应性、稳定性、

灵活性、吸纳性和救助性出发，把小农户“对各种压

力所表现出来的‘脆而不折、弱而不怠’的特性，并
从对环境的适应中获取自我稳定的力量，获得持续

生存和发展的意志和能力”称为“韧性” ［４］ 。 也有

学者认为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衔接

期间，应由过去的脆弱性治理转向韧性治理，从而提

升脱贫地区乡村系统主动、有效应对风险的能

力［５］ 。 还有学者把农业经济韧性定义为农业经济

系统在面对外来冲击时所表现出的抵御能力及恢复

能力［６］ 。 另外，有学者把农业韧性视为农业系统在

诸如自然灾害、政策导向和市场变化等客观存在的

外界干扰下，保证其原有特征不被抹除和关键功能

不会丧失的能力［７］ 。 此外，还有研究进一步把农业

食物产业韧性细分为生产韧性、生态韧性、经济韧

性、社会韧性、工程韧性［８－９］ ，或者抵抗力、重构力、
恢复力等［６，１０－１１］ 。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认为农业产业链韧性的核

心内涵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在面对冲击时能够承受

住压力或困难，不被冲击到或者把冲击降到最低；二
是在遭到冲击之后能够迅速恢复。

２．大食物观为提升农业产业链韧性提供了重要

理念和方法

一方面，大食物观注重从产业链的角度来保障

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更加关注居民膳

食的多样化和营养健康，提倡农产品来源的多样化，
更加注意农业的多功能性等，这些理念非常符合韧

性的内涵。 另一方面，大食物观体现了大农业的理

念，即农业不仅包括种植业、畜牧业、林业、渔业等，
还包括食品工业中食物生产、收获、加工、分配、消费

和处置环节所有的参与者、与参与者相互关联的增

值活动，以及这些所嵌入的更广泛的经济、社会和自

然环境。 因此说，大食物观提供了一个更全面的分

析农业产业链的理念，也是新发展阶段切实保障粮

食安全的关键思路。
３．大食物观下提升我国农业产业链韧性至关

重要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业产业链发生了显著变

化。 首先，农业产业链延长，产前和产后相对于产中

的比值显著增加。 ２０２１ 年第一产业增加值占 ＧＤＰ
比重为 ７．３％，农业及相关产业增加值占 ＧＤＰ 比重

为 １６．０５％，农业及相关产业增加值是第一产业增加

值的 ２．２ 倍①。 农产品直接消费下降，从 １９８７ 年的

５３％下降到 ２０１７ 年的 ２３％，农产品作为中间投入消

费的比例增加，从 １９８７ 年的 ４７％提高到 ２０１７ 年的

７７％［１２］ 。 其次，农业生产方式发生了诸多变化。
农业生产的规模化比例不断提高，农作物品种越来

越单一。 畜禽养殖业的规模化比例大幅提高，养殖

规模化率从 ２００３ 年的 ２０．６％稳步提升到 ２０２０ 年的

６７．５％②。 种养分离情况日益严重，农业农村部农业

经济研究中心农村固定观察点的调查数据显示，农
户中种养结合的比例从 １９８６ 年的 ７１％下降到 ２０２０
年的 １５％。 再次，我国农产品生产和消费的空间布

局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区域跨度大。 “北粮南运”，
“南猪北养”，蔬菜和水果等生鲜农产品的运输距离

越来越长。 最后，农产品进口量大幅增加，进口农产

品成为重要的供给来源，以满足居民不断增长的食

物消费需求。 我国农业产业链的这些变化，很大程

度上提高了农业效率，丰富了农产品供给，增加了农

民收入，改善了居民营养健康状况。 但是，应注意

到，这些农业生产变革和供应方式的变化也带来了

新的风险挑战。 农业产业链面临各种资源环境的压

力增大，也更容易受到国际因素的影响。
近几年来，新冠肺炎疫情、中美贸易摩擦、俄乌

冲突、气候变化等重大冲击，让我国乃至全球都更加

认识到农业产业链韧性的重要性。 由新冠肺炎疫情

引发的严格检疫、隔离和边境关闭、流通渠道中断、
出口限制、居民收入和购买力下降，导致全球农产品

供给减少、贸易成本增加甚至中断、食物价格上升，
人们更难获得充足的营养食物［１３］ 。 俄罗斯和乌克

兰的冲突导致这两国的小麦出口显著下降，国际小

麦价格上涨，冲突造成的贸易封锁引起大多数受影

响的国家物价上涨、粮食短缺、能源短缺，使这些国

家陷入困境［１４］ 。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Ｆｏｏｄ ａｎｄ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以下简

称 ＦＡＯ）数据显示，国际食品价格指数由 ２０２０ 年 ５
月的低点（９１．１）一路上升至 ２０２２ 年 ３ 月的最高点

（１５９．７），上涨了 ７５％。 虽然在这之后，国际食品价

格指数有所下降，但 ２０２３ 年 １ 月仍然高达１３１．２③。
因此，基于大食物观提升农业产业链韧性不仅

是应对全球产业链重构、地缘政治冲突和自然灾害

的迫切需要，也是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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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要求，更是保障

粮食安全、发展现代农业产业体系、满足人们消费需

求的必然选择［１５］ 。

二、我国农业产业链韧性面临的挑战

本部分将从农业产业链的各个环节来分析目前

我国农业产业链韧性面临的风险挑战，具体包括农

业研发、生产、加工、流通、消费五个环节面临的

挑战。
１．农业研发面临的挑战

２０２２ 年， 我 国 农 业 科 技 进 步 贡 献 率 达 到

６２．４％④，但目前我国农业科技特别是种业方面还存

在以下三个问题。
第一，我国农作物品种推广转化效率比较低。

例如，２０２０ 年小麦品种审定数量为 ３７２，但小麦品种

推广数量仅为 １０［１６］ 。 我国每年审定的种子品种数

量很多，但表现突出的具有重大创新性的品种极少。
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众多的小型种业公司存在

“套牌种子”等行为，侵犯了知识产权，影响了农业

大公司的科研积极性［１７］ 。
第二，部分农产品种子需要大量进口。 首先，农

作物种业进口大于出口，进口多为园艺作物种子，出
口以水稻种子为主。 ２０２１ 年我国农作物种子进口

额达 ６．８ 亿美元，主要品种包括蔬菜种子（３５．３％）、
饲料饲草种子（２３．５％）、种用花卉及种子（２２．１％），
以园艺作物为主；部分蔬菜品种如胡萝卜、菠菜、洋
葱、高端品种番茄以及甜菜和黑麦草等种子的进口

依赖度超过 ９０％。 种子出口额为 ３．３ 亿美元，其中

蔬菜种子（３３．３％）、水稻种子（２８．８％）和种用苗木

（１４％）是最重要的出口品种。 其次，畜禽种业进口

多出口少，牛、猪、鸡种源引进较多。 ２０２１ 年我国种

畜禽进口 ３．９ 亿美元，较 ２０１１ 年增长 ３ 倍。 主要品

种包括种用牛 （ ５０％）、牛精液 （ ２０． ７％）、种用猪

（１４．６％）、种用鸡（１０．３％），白羽肉鸡祖代、优质种

牛及精液、瘦肉型种猪从国外引进较多。 其中，２０２１
年我国实现了自主培育白羽肉鸡新品种，打破完全

依靠进口的局面⑤。 最后，水产种业进出口相对平

衡，进口集中在鳗鱼和虾类种苗，鱼、贝类种苗为主

要出口品种。
第三，我国种子企业数量多，但规模小。 ２０１０

年我国种子企业高达 ８７００ 家，２０１１ 年《国务院关于

加快推进现代农作物种业发展的意见》发布后，种
子企业数量降到 ２０１６ 年的 ４２００ 多家［１８］ ；而后种

子企业数量逆转上升至 ２０２１ 年的 ７６６８ 家［１９］ 。 根

据《２０２２ 年中国农作物种业发展报告》，２０２１ 年我

国种子企业总资产为 ２６４１ 亿元，平均每家种子企业

总资产仅为 ３４４４ 万元；资产总额 １ 亿元及以上的仅

有 ４８６ 家，资产总额 １０ 亿元以上的仅有 ２８ 家。 截

至 ２０２１ 年年底，全国种子企业职工总数为 １４．２ 万

人，其中本科以上学历的只占 ３０％，科研人员占比

只有 ２３％；２０２１ 年全国种子企业销售种子收入 ８８０
亿元，平均每家种子企业销售收入 １１４８ 万元，其中

超过 １ 亿元的有 １７３ 家，超过 ５ 亿元的有 １６ 家，超
过 １０ 亿元和 ２０ 亿元的分别有 ７ 家和 ２ 家，袁隆高

科以 ２９．９ 亿元的销售额排名第一；２０２１ 年全国种子

企业的行业利润率为６．８８％，较 ２０１２ 年下降 ３．７２ 个

百分点，利润超 １ 亿元的仅有 ５ 家，其中利润最高的

为 ２．３８ 亿元［１９］ 。
２．农业生产面临的挑战

第一，农业生产面临的资源环境承载压力进一

步加大。 我国耕地资源减少，耕地后备资源开发难

度大，耕地质量不断下降，而且，水资源的空间分布

与粮食生产的空间布局不匹配，农田灌溉用水的有

效利用率低［２０］ ，部分地区还存在一定程度的撂荒

现象。 根据农业农村部农业经济研究中心农村固定

观察点 ２０１９ 年数据，调查农户中撂荒面积比例为

１．６２％，其中丘陵、山区的撂荒比例要明显高于平均

水平，平原、丘陵、山区的撂荒面积比例分别为

０．４８％、１．７１％、３．５３％［２１］ 。 老龄化进一步加剧了农

地弃耕。 根据《２０２２ 年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
数据，按照常住人口计算，２０２１ 年年末，乡村 ６０ 岁

及以上人口比重为 ２４．０４％，６５ 岁及以上人口比重

为 １８．５７％，乡村已经大大超过了“老龄化社会”的

标准，并且达到了“老龄社会”的标准。 有研究表

明，２０１９ 年中国大约有 ６０００ 万亩耕地弃耕与农村

人口老龄化有关［２２］ 。
第二，自然灾害频发给农业带来巨大损失。 我

国是受灾害和极端气候事件影响最大的国家之一，
所遭受的风险状况包含了几乎所有的灾害，而且灾

害发生的频率极高。 ２０２１ 年，全国气象灾害造成农

作物受灾面积 １１７２ 万公顷，直接经济损失达 ３２１４
亿元，其中暴雨洪涝占 ４１％，旱灾占 ２９％，风雹占

２３％，台风占 ４％，低温冷冻害和雪灾占 ３％［２３］ 。 随

着我国农业基础设施的加强，农作物受灾面积由

１９７８ 年的 ５０８０７ 千公顷下降到 ２０２１ 年的 １１７３９ 千

公顷，年均下降 ９０９ 千公顷；成灾面积由 １９７８ 年的

２４４５７ 千公顷下降到 ２０２１ 年的 ４６８２ 千公顷，年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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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降 ４６０ 千公顷（见图 １）⑥。 我国农作物受灾面积

和成灾面积占农作物总播种面积的比例持续下降，
分别由 １９７８ 年的 ３３．８％和 １６．３％下降至 ２０２１ 年的

７．０％和 ２．８％，受灾面积与成灾面积之比也由 １９７８
年的 ４８．１％下降至 ２０２１ 年的 ３９．９％（见图 ２）⑦。 尽

管我国农业损失值相当于其潜在产量的 １．８％，低于

全球范围内 ４％的平均损失，但农业损失的绝对值

很高。 ＦＡＯ 数据显示，２００８—２０１８ 年，我国遭受的

农业损失累计达 １５３０ 亿美元，占全球总损失的

５５％［２４］ 。

图 １　 １９７８—２０２１ 年我国农作物受灾面积和成灾面积

　 　 数据来源：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农村统计年鉴》。

图 ２　 １９７８—２０２１ 年我国农作物受灾面积和成灾面积占农作物总播种面积的比例，以及受灾面积与成灾面积之比

　 　 数据来源：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农村统计年鉴》。

　 　 ３．农产品加工面临的挑战

近年来，我国农产品加工业发展较快，各种农产

品加工产品结构不断优化，农产品精深加工比例和

产品附加值不断提高。 但是，农产品加工业规模小，
抗风险能力弱。 根据《中国食品工业年鉴 ２０２１》统
计数据，２０２０ 年全国获得许可证的食品生产经营企

业中，以民营企业为主，行业集中度低，中小企业占

比达到 ９０％以上，大型企业数量不足 １０％［２５］ 。
另外，我国农产品加工业研究基础较为薄弱，科

研自主研发水平有待提高，主要表现为：我国农产品

加工技术储备不足，精深加工、循环加工、高附加值

加工占比低，部分关键原辅料受制于全球供应链，一
些大型食品加工装备依赖进口。 与国际相比，我国

农业产业链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不充分，目前农产

品加工业产值是第一产业增加值的 ２．５ 倍，这一比

值低于发达国家的 ３—４ 倍⑧。
４．农产品流通面临的挑战

第一，由于国内农业生产和消费布局不均衡，农
产品流通链条长、风险大。 这里我们以粮食和生猪

生产为例分析现有农业生产和消费布局存在的不

足。 为了简化分析，我们用各地区粮食产量占全国

粮食总产量比重和各地区人口数量占全国总人口比

重的比值（简称“比值”）来反映各地区的粮食供需

情况，比值越大说明该地区的粮食供给对人口食物

需求的保障能力越强。 根据《２０２２ 年中国统计年

鉴》的数据，２０２１ 年全国 ３１ 个省份中，比值大于 １
的只有 １２ 个省份，包括 ９ 个主产区和 ３ 个平衡区，
这 １２ 个省份的粮食产量合计占全国的 ６４．１％；比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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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于 １ 的有 １９ 个省份，包括 ４ 个主产区、８ 个平衡

区和全部的 ７ 个主销区，这 １９ 个省份的粮食产量合

计占全国的 ３５．９％。 从粮食调出和自给率情况看，
在 １３ 个主产区中，粮食净调出省份已经减少到 ６
个；在 １１ 个平衡区，有 ９ 个省份粮食自给率从 ２００３
年的平均 ９７％下降到现在的 ５８％；７ 个主销区的粮

食平均自给率从 ２１ 世纪初的 ６１％ 快速下滑至

２４％［２６］ 。 ２０２０ 年四川、湖南、河南、云南、山东、河
北、湖北、广东、辽宁、安徽 １０ 省的生猪产量占全国

的 ６３．４５％。 我国生猪呈现明显的“南猪北调、东猪

西进”布局特征，由此带来的产销分离和广域运输

既加大了损耗，降低了品质，又增加了动物疫病传播

风险，还造成上游种植环节与下游养殖环节的分离，
从而提高了养殖成本，加大了流通和市场风险［２７］ 。

第二，我国农产品进口量大，且部分产品进口高

度集中。 虽然与 ２０１２ 年相比，除大豆外，２０２２ 年大

部分农产品进口集中度有所缓解，但依然较高。 例

如，按照进口金额美元计算⑨，２０１２ 年谷物进口前

三位国家合计占 ８２．４％，这一比重在 ２０２２ 年下降至

６８．４％。 ２０２１ 年我国大豆进口中，巴西、美国、阿根

廷三国共占 ９７．６％；玉米进口中，美国和乌克兰两国

合计占 ９８．９％；小麦进口中，澳大利亚、美国和加拿

大三国合计占 ８３．２％；高粱进口几乎全部来自美国、
阿根廷、澳大利亚三个国家；葵花籽进口中，保加利

亚、哈萨克斯坦和俄罗斯三国共占 ８７．４％；油脂进口

的集中度相对要低，其中印尼占比最高，为 ４１．９％；
糖类进口中，巴西、泰国、美国合计占 ７１．６％。 另外，
我国农产品新增进口量占全球新增总净出口量的比

重普遍较高，特别是大豆、羊肉、猪肉、牛肉、大麦、燕
麦等［２８］ 。

５．农产品消费面临的挑战

第一，我国居民食物消费结构不合理，部分食物

的供给量无法满足消费需要。 ２０２１ 年我国农村居

民膳食结构中的谷物消费量大大超出了《中国居民

平衡膳食宝塔（２００２ 年）》的推荐标准，而薯类消费

量大大低于推荐标准。 对于动物性食物，城市居民

的消费量超过了推荐标准，农村居民的消费量还在

推荐范围之内，但是从结构上看，城乡居民畜禽肉消

费明显偏高，农村居民的水产品消费不足。 城乡居

民的奶类消费量远远低于推荐量，目前我国奶类的

供给量远远无法达到膳食推荐标准。
第二，很大一部分脆弱人群无法负担健康膳食

成本。 根据 ＦＡＯ 估计，２０２０ 年我国健康膳食成本

大约是 ２．９８３ 美元 ／天·人，约有 １２％的居民（１．６８７

亿人）无法承担健康膳食成本［２９］ 。 ２０２２ 年城镇居

民和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依然高达 ２．４５，未
来如何改善脆弱人群尤其是青少年、妇女、老人、小
农的膳食以提升其营养健康水平仍然是一个巨大

挑战。

三、提升农业产业链韧性的国际经验

农业产业链风险大，同时受到自然风险和市场

风险的影响。 许多国家都在积极探索各种措施提升

农业产业链韧性。 从国际经验来看，主要包括多样

化生产分散农业生产风险，加强农业风险管理等，并
充分发挥科技在提升农业产业链韧性方面的作用。

１．注重农业生产和生物多样化

国际上非常推崇多元化的农业系统（Ｄｉｖｅｒｓｉｆｉｅｄ
Ｆａｒｍｉｎｇ Ｓｙｓｔｅｍｓ）理念，注重食物生产的本地化以及

本土化知识和农业生态知识的应用，以系统方法来

减少环境负外部性，降低与工业化单一作物相关的

社会成本，提高农业的可持续性和韧性［３０］ 。 生物

多样性是减轻农业供应链风险的关键。 农业食物系

统中拥有更广泛和更深入的基因库，使作物和牲畜

应对病虫害、气候变化和极端天气有更强的抵抗力，
从而提升农业食物系统的韧性。 多样化的食物还可

以减少对少数工业化作物的依赖，以维持当地居民

的生计。 以欧盟共同农业政策为例，２０１４—２０２０
年，欧盟共同农业政策要求农业从业者遵守生态多

样化原则，即耕地上至少种植三种作物，并且其中任

何一种作物不能超过农场面积的 ７５％，任何两种作

物种植面积的总和不能超过农场面积的 ９５％［３１］ 。
２０２３—２０２７ 年，欧盟共同农业政策将继续强调生物

多样性和农业多样化，在 ２０２７ 年前将 １０％的欧盟总

预算用于实现生物多样性目标［３２］ 。
２．加强农业风险管理以降低风险和损失

发达国家特别注重加强农业风险管理。 美国建

立了以农作物商品项目和农业保险为支柱的农业风

险管理政策体系，其中农作物商品项目补偿农民收

入的浅度损失，农业保险补偿农民收入的深度损

失［３３］ 。 这两类风险管理体系在美国农业支持政策

中占有重要地位。 ２０１８ 年美国农业法案规定，支出

的 ７６％将资助营养项目，９％将资助作物保险项目，
７％将资助保护项目，７％将资助商品项目，其余 １％
将资助所有其他项目⑩。 欧盟以共同农业政策作为

防范农产品价格风险的政策基础，强调对外农业保

护以减少内部风险，注重利用合作社等组织来规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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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市场风险，并开始使用期货等新型工具来对冲

农产品市场风险［３４］ 。 日本则特别注重以立法来为

农业保险提供制度支撑，早在 １９２９ 年就制定了了

《家畜保险法》，１９３８ 年又颁布了《农业保险法》，
１９４７ 年实行了《农业灾害补偿法》，１９５２ 年出台了

《农业共济基金法》，这些共同构成了以政府为主导

的“共济—保险—再保险”三级组织体系［３５］ 。
３．高度重视农业科研创新和发展集成技术

建立相互加强的技术、政策、知识、社会制度和

文化规范的社会技术创新组合，对促进农业食物系

统转型和提升农业食物系统韧性至关重要。 技术创

新是实现多赢的关键，遥感、精准农业和免耕等增产

和保护技术已显示出对生产力和自然资源有效利用

的可衡量影响，营养技术（如生物强化）的证据表

明，它具有显著改善健康和营养的潜力，这有助于解

决冲突导致粮食安全和营养状况恶化时可能出现的

恶性循环问题［３６］ 。

四、提升我国农业产业链韧性的路径

结合我国农业产业链发展的实际情况和面临的

风险挑战，借鉴国际经验，基于大食物观发展理念，
需要从提高农业科技竞争力、加强农业风险管控和

应对、拓宽食物来源和丰富供给品类、延伸农业产业

链和增强价值链、优化国内生产和国外进口布局、形
成健康导向型食物消费模式等方面来提升我国农业

产业链韧性。
１．坚持藏粮于技，提高农业科技全链竞争力

加大对农业研发和创新的支持力度，增强农业

科研的多目标功能性，提高应对风险的能力。 改良

和创新种植技术，提升种子产量、营养和耐旱、耐寒

等特性，提高适应性。 利用新兴技术如智慧农业、遗
传改良、生物技术等，提高食品生产的效率和产量。
在保障主粮品种优势的前提下，加大对蔬菜、水果、
水产品和畜禽种质资源等领域研发的支持力度。 要

加大对气候变化、食品安全与营养等新兴农业科技

项目的投入力度，特别是要研发能抵抗干旱和其他

气候变化症状并能捕获碳的作物来帮助农民适应气

候变化。 同时，打造以政府推广部门为主体，农业科

研机构、涉农高校、涉农企业、社会团体等多元主体

共同参与的多元化、多层次、多形式的农业科技推广

服务体系，提升农业科研创新成果转化率。
加快构建多元化的农业科技投入体系，培育优

质农业科技企业，提高农业科技企业科研能力。 通

过公私合营（ＰＰＰ）、政府资金配套等多方式并举，加
大对农业企业科学研究与试验发展（Ｒ＆Ｄ）投入的

支持力度。 通过税收优惠、金融支持多途径引导、调
动企业投资农业科研积极性，增强政府优化农业科

技资源配置的能力，有效整合社会资源，提高农业行

业的科技创新能力。
２．夯实农业生产根基，加强农业风险管控和

应对

坚持藏粮于地，加强农业基础设施、物流仓储设

施和加工设施等建设，提升农产品供给保障能力。
要加快高标准农田建设。 ２０２２ 年我国已建成高标

准农田 １０ 亿亩，稳定保障 １ 万亿斤以上粮食产能。
要按照 《全国高标准农田建设规划 （ ２０２１—２０３０
年）》的要求，到 ２０２５、２０３５ 年建成 １０．７５ 亿、１２ 亿亩

高标准农田。 加大对农业灌溉设施的投资，鼓励和

支持企业、合作社等建设农产品物流仓储设施。
进一步用好农业保险等工具加强风险管控。 要

加强风险评估，制定农业保险、多元化种植、灾后补

贴等应对措施。 应用农业保险、期货交易等多种风

险管理工具来帮助农业生产者降低风险，扩大水稻、
玉米等作物的农业保险覆盖率。 加强农业生产合作

社、合作经济组织等农业相关组织间的合作，通过共

享资源、技术、信息和市场来提高农产品的生产和销

售效率，减少风险。
３．拓宽食物来源和丰富供给品类，延伸农业产

业链和增强价值链

基于我国人口众多和资源紧缺问题，要拓宽食

物来源，在保护生态环境的前提下，全方位利用国土

资源，充分发挥耕地、森林、草原和江河湖海等自然

生态系统的生产功能，分散资源环境压力。 同时，鼓
励多样化的食品生产，包括水果、蔬菜、谷物、坚果、
海产品等，以增加国民营养摄入；促进农业多样化，
发展农产品的多元化经营模式，以丰富食品供应。
加强对新型食品如人造肉、藻类、昆虫等的研究和开

发，挖掘未来食物潜力。 加强农产品质量和安全监

管，确保食品安全。
综合运用科技、管理、营销等多种手段，以提高

产品附加值、增加品牌知名度和建立合作伙伴关系

为核心，推动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推动建立完善产

业链、价值链、供应链“三链协同”和产购储加销“五
优联动”的农业产业体系。 加快发展农产品精深加

工，将农产品加工成高附加值产品。 通过提高农产

品品质、建立品牌形象、发挥品牌联盟作用、利用互

联网平台、建立区域品牌、加强质量监管等途径来强

９５

大食物观下农业产业链韧性面临挑战及提升对策



化农业品牌建设。 进一步发展数字经济，加强农业

产业链全链条管理，提高农业产业链效率和产业链

间的衔接，建立多样化的食品生产和供应网络，以确

保在紧急情况下保障供应链通畅。 同时，注重发挥

农业的多功能性，提高农业的社会、经济、文化价值，
促进农民收入增加和农村经济发展。

４．优化国内农业生产区域布局，促进国外进口

多元化

在产销平衡区和主销区分品种、分用途、分区

域、分城乡设定粮食自给底线。 根据不同地区的资

源禀赋和市场需求，合理安排农业生产布局。 结合

当地的生产条件和市场需求，推广适宜技术和优良

品种，以提高作物的产量和品质。 将同一地区的农

产品种植、加工、销售等环节进行整合，形成完整的

产业链和产业集群，提高农业生产的效益和附加值。
同时，加强当地食物系统建设，鼓励粮食和食物在当

地生产和分配，减少对外地食物供应的依赖。
加强政府、企业和消费者之间的合作，加快推动

农产品进口来源地的分散化，通过技术合作等方式

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发展中国家的合作，拓展新

的农产品进口来源，改变农产品贸易形式，丰富进口

农产品品类。 创新国际农业合作的利益联结机制，
帮助发展中国家提高农产品自给能力和粮食出口供

应能力，积极参与东道国农业综合开发及全球供应

链建设。 积极推动本土农产品走向国际市场，提高

本土农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和知名度，实现农产品的

多元化供给。 加强贸易自由化，促进农产品贸易，为
多元化农产品进口提供更广阔的空间。

５．推动树立健康膳食理念，形成健康导向型食

物消费模式

通过媒体宣传、公益广告等渠道，向公众传递健

康膳食的理念并提供相关的营养知识，推广健康食

品和健康膳食文化。 引导居民形成合理的食物消费

观念，树立“吃动两平衡”的健康膳食理念，增加全

谷物、粗杂粮、水果和豆类的消费，减少对精制谷物

和红肉的过量消费，推广动物蛋白（特别是牛肉）的
替代品，包括合成肉、植物性加工蛋白餐等。 倡导

“光盘行动”，减少食物损失和浪费，提倡适度饮食，
鼓励人们摄取多种营养素和保持膳食平衡。

通过强制包装标签、完善食品营销法律等，营造

促进健康饮食的环境。 对低收入人群采取支持措

施，探索建立城乡互融的社会保障体系，针对低收入

居民增加转移支付或发放食物消费券，改善脆弱人

群尤其是青少年、妇女、老人的健康、营养和教育水

平，提升他们获取食物和改善膳食质量的能力。 家

庭和学校要加强关于健康膳食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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